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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他的农民通讯员

学习文萃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一 面 正 式 党 旗 的 诞 生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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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尊重党规的两件小事

井
冈
山
时
期
的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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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延安给朱德

总司令当警卫员的那段往事。

在和朱总司令朝夕相处 5 年多的

时间里，他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

印象；他那可亲可敬的一言一行，既

代表着我们党和军队的形象，又深深

地影响着我这个普通战士的一生。

1940年的金秋时节，我正在总政

治部保卫部学习。一天上午，微风阵

阵，金色的阳光洒满延河两岸。宜人

的天气使人心旷神怡。这时，我和学

员们一道正走向学习的课堂，忽然被

一位仪表堂堂的高个子军官拦住，他

严肃而认真地向我宣布了一道上级的

命令：即去朱总司令身边当警卫员。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毫无思想准

备的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怦怦

乱跳，根本无法平静下来。

当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思绪万

千，怎么也合不上眼睛，称心和不称

心的事一齐涌上心头。在旧社会里，

我作为穷人家的孩子，吃不饱，穿不

暖，上不起学，被人瞧不起的惨景，

勾起我一阵阵心酸；红军解放了我的

家乡，我参加了红军，经党组织培养

教育，成了一名革命战士，享有了做

人的权利，这激起我一遍遍幸福的回

味；现在，党又把保卫总司令的重任

交给我，更使我感慨万分。思前想

后，一种强烈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油然

而生。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完成

好党交给我的这一重任，就是上刀山

下火海，也要当好总司令的警卫员。

第二天，按照组织上的安排，我

匆匆收拾了行李，便去杨家岭报告。

刚到总司令身边不久，寒冬便悄

悄来临。当我第一次看见总司令穿上

一件已经发白的打着补丁的旧棉袄

时，心里没有在意。可是，日复一

日，那件旧棉袄好像老是跟随着他，

从没有见他换过。我十分好奇，便向

一些老战士打听，他们都异口同声地

回答：“朱总司令那件旧棉袄不知伴随

他度过了多少个严冬。我们到他身边

后，每年冬天他就一直穿着。”

看着总司令老是穿着破棉袄，我

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在未向总司令请

示，也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

下，我便自作主张，一定要想办法换

下那件旧棉袄，主意打定后，便开始

秘密地筹划，满以为将生米煮成了熟

饭，总司令一定会默许的。

一天外出办事，凑巧遇上了后勤

被服厂的曾主任，我拉着他的手寒暄

了几句后，便试探性地问：“总司令穿

的棉袄太旧了，做件新的换掉它怎么

样？”曾主任瞟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我又急切地问：“行不行，说句话

嘛！”他这才提醒我说：“没有征得总

司令的同意，恐怕不容易办成喽！”我

信心十足地说：“没问题，我想办法说

服他！”曾主任见我很有信心，就问：

“缝好大尺寸？”我犹豫片刻后说：“总

司令和我的个头差不多，只是他比我

胖些，反正做大一点就行了。”没想

到，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就达成了这

项协议。

没过多久，新棉袄做好了。一天

晚上，趁朱总司令稍闲的时候，我兴

高采烈地将棉袄送去。这之前，我也

反复想过，要有受批评的思想准备。

果然不出所料，当我出现在朱总司令

面前时，他一看我的举动好像全都知

道了，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没待

我开腔解释，他指着我怀中的棉袄严

肃地问：“是谁出的主意？”我恳切地

回答：“是我自己！”总司令更加严厉

了，加重语气说：“同志，我们有条不

成文的规矩，叫作‘新三年，旧三

年，缝缝补补再三年’，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见到总司令发这样大的脾

气，一时难以承受，脸红了，手脚也

不听使唤了。总司令见我很委屈的样

子，马上缓和了态度，走到我身边语

重心长地说：“小金呐，我们现正处在

困难时期，任何人都不应该搞特殊，

尤其像我们这些人，更要以身作则。

将来，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还是要艰

苦奋斗嘛。我的棉衣还可以穿，新的

就送回去吧！”听总司令这么一讲，我

全明白了，他是为维护党和军队的形

象，为了人民的利益，才甘愿自己吃

苦的。想到这里，激动的泪珠早已充

满了我的眼眶，想说的话一句也说不

出来，只能点头称是。当我告别总司

令时，他又叫住了我，“要记住，以后

凡是给我添什么用具和衣服，一定要

先问问我，再不要先斩后奏喽！”这朴

实无华而又幽默的话语，终于撞开我

内疚的心扉，我立即爽快地表示：“坚

决照办！”

棉袄没换成，却让我受到了一次

生动的教育，终身受益。当我把新棉

袄送还给曾主任时，他开玩笑地说：

“果然不出我所料吧！留着它，以后需

要时再来取吧。”可是，到 1945年秋

冬之际，我因工作变动要离开总司令

时，那件又添了一些补丁的旧棉袄仍

然穿在他的身上。

（摘 自 1997 年 第 12 期 《党 史 文

苑》，原标题为 《全军统帅普通一兵

——忆朱德总司令二三事》）

□ 张琳珏

1921 年 7 月，年仅 20 岁的邓恩

铭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此后，他在山东等地积极从事党的组

织、宣传和工运工作。

1925 年 11 月 7 日，邓恩铭因组

织领导罢工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被

重刑审讯，遍体鳞伤。此时，他已患

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但他始终咬紧牙

关，一声不吭。所幸，当时他化名

“黄伯云”，敌人不知道他的真实身

份，在两名同乡的担保下，邓恩铭得

以“保外就医”。

1929 年 1 月 7 日，邓恩铭从淄博

矿区赶到济南，与负责党的秘密联络

工作的余修同志碰头，他说：“王复元

叛变投敌，他知道你的身份和你目前

的活动，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不能

迟于明天清晨。”余修希望邓恩铭和自

己一同转移，但被邓恩铭回绝了。邓

恩铭为保护和安置济南一大批革命力

量，不幸于 1 月 9 日落入敌人手中。

起初，邓恩铭虽被多次残酷审

讯，但并未暴露。他主动担负起领导

狱中斗争的艰苦重任，组织成立狱中

党支部，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狱中

斗争。7 月 21 日晚，在邓恩铭的指挥

下，难友们有计划地控制了两道大

门，同敌人展开激烈搏斗，难友们伺

机冲上大街，分路疏散。由于邓恩铭

受刑过重，身体虚弱，行动困难，他

被敌人捕回，打入死牢。

1930 年 10 月，国民党山东省政

府主席韩复榘任命张苇村为审判长，

审讯共产党人。由于张苇村是国民党

元老，对邓恩铭十分熟悉，很快认出

了化名“黄伯云”的邓恩铭，在审讯

室里直呼“邓恩铭”。邓恩铭冷笑一

声，捋了一把杂乱的头发，昂首说

道：“是，我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邓恩

铭！”1931年4月5日，邓恩铭同其他21

名共产党员被押往济南纬八路刑场执

行枪决，年仅30岁的邓恩铭英勇就义。

（摘自 2016 年第 7 期 《中国纪检

监察》，原标题为 《邓恩铭：对党忠

诚 坚贞不屈》）

邓恩铭成立狱中党支部

□ 永 昌

党旗，是党的象征，早在红军时

期，就有新党员站在庄严的党旗下宣

誓的记载。当时的党旗是各级党组织

模仿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旗的样子自己

制作的，规格和式样各不相同。

1942 年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 作 出 了 关 于 中 共 党 旗 式 样 的 决

议， 决议中说：“中共党旗样式宽阔

为三分之二之比，左上角有斧头镰

刀，无五角星。”

不久，第一面中共正式党旗就在

延安诞生了。

（摘自2000年第8期《党史文苑》，

原标题为《第一面正式党旗的诞生》）

□ 简 奕

延安整风期间，南方局机关每周

安排一天作为党日。通常这天下午在

红岩嘴 13号一楼“救亡室”内举行学

习报告会，主讲人主要是周恩来、董

必武，还有南方局各部门的负责同志

以及像郭沫若这样的专家。一到这一

天，南方局机关驻城里曾家岩的同志

都回到红岩山上。有时 《新华日报》

的负责人也来参加。山上山下，团圆

会师，非常亲热。

当时整风学习氛围很好，主讲人

一请就来，领导同志还主动提出讲

题。听讲时，没有人迟到早退，也没

有人窃窃私语。由于大家都很主动热

情，负责组织学习报告会的张黎群担

子并不重，只需要做好会议记录。

南方局某部门有位主要负责同

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为

人不拘小节。听报告时，他总爱抬把

藤椅，放在门口，跷起二郎腿。他往

门口这么一坐，进出的人都不方便，

一时间颇引人侧目。为此，张黎群提

醒他搬回室内。他摇头不理。

周恩来看见了，把他叫起来，问

道：“你在专心听报告吗？你这是遵

守学习纪律吗？”周恩来神态严肃，

声音洪亮：“你以为自己资格老，自

以为懂得多，满足了，不在乎了！”

接 着 周 恩 来 又 语 重 心 长 地 对 他 说 ：

“党龄越长越要自觉遵守纪律啊！”

周恩来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

会的党小组活动，主要讨论如何加强

反特工作，防范国民党特务的突然袭

击。小组会上，大家也畅所欲言，气

氛非常热烈。

临近结束时，党小组长刘光说：

“请周恩来同志作总结。”大家都想听

周恩来总结，立即摸出本子，竖起耳

朵，准备一字不漏记下来。

周恩来忽然问起谁是我们的小组

长，一位快嘴同志说是刘光。周恩来

说：“呵，该小组长作总结。你对我

这个党员有什么要求，给什么任务，

我都接受。可是，你要我代替你作党

小组会的总结，不大合乎党规吧？”

他接着又说：“党员，起码一条

要参加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

作。在这里，大家都是同志。开党小

组会，我们都要受组长领导。难道有

什么特殊党员吗？”

党性不仅体现在大是大非上，也

体现在这些细节中。周恩来对党规的

尊重与践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摘自 2016 年 1 月 4 日 《中国纪

检监察报》，原标题为 《周恩来严守

党规》）

1927 年 10 月 27 日，毛泽东率

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的中心

——茨坪，点燃了“工农武装割

据”的星星之火。

井冈山革命力量的壮大，对

敌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此，

国 民 党 开 始 对 井 冈 山 进 行 多 次

“进剿”和“会剿”，实行严密的

经济封锁。当时，在井冈山上，

由 于 敌 人 的 封 锁 ， 生 活 越 来 越

难，部队所用的粮米油盐、服装

弹 药 日 见 短 缺 。 部 队 用 油 非 常

少，煮菜、点灯都少不了油，而

油又在敌人手里控制着，在最困

难的时候则几乎见不到油了，油

和 其 他 物 品 一 样 成 了 宝 贝 。 为

此，毛泽东关于用油的问题专门

向全军宣布了一个规定，规定各

连 （直至营团机关） 办公时用一

盏灯，可点三根灯芯，在不办公

时，即应熄灭。连部要留一盏一

根 灯 芯 的 灯 ， 以 作 带 班 、 查 哨

用。从此，在井冈山上，全军都严

格地执行了这个规定：每到夜晚，

随着熄灯号的响起，战士们就吹灭

灯，只有连部的一盏灯，点燃着一

根灯芯。

毛泽东抓了这件看似小事的

大事，使部队懂得了怎样精打细

算、省吃俭用，使有限的物资能

坚持更长的时间，以渡过困难，

迎来胜利。井冈山的油灯一直在

亮着，毛泽东在灯下制定了一个

又一个夺取革命胜利的计划。在

灯下，毛泽东先后写成了 《中国

的 红 色 政 权 为 什 么 能 够 存 在 ？》

《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 等著名文章，从理论上

回答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全国政权的道理。井冈山的油

灯成了革命胜利的象征，它像茫

茫黑夜中的一盏明灯，指引着中

国人民在党领导下，推翻腐朽的

旧制度，建立新中国。井冈山的

油灯照亮了全中国。

军事博物馆收藏的这盏油灯制

作非常简单，它由南方常见的竹筒

制成，有提梁，筒内放油后再放入

灯芯即可使用。如今，这只被油烟

熏黑的油灯虽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

史使命，但它对革命作出的贡献将

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摘自 2018 年第 1 期 《党史

文汇》）

□
杨
海
峰

□ 姚 远

特邀农民通讯员进
京交谈

1953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

实施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拉开

了我国工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序幕。

为了了解人民群众对农业生产互

助合作的看法，刘少奇打算托人捎信

给自己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乡

（今宁乡市花明楼镇），请乡亲们选派

几位老农到北京来，当面与他们促膝

谈心，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

这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刘少奇在

大学读书的侄孙刘正山受刘少奇的委

托，从北京回到家乡过暑假，带来了

刘少奇的口信：希望家乡的基层领导

干部能够选派几位老实、有经验、敢

讲真话的老农到北京去，当面谈谈

心；回乡后为他找几个农民通讯员，

经常向他反映农村的情况……

刘正山回乡后，找到了农会主席

王升平等人，请他们拿主意。经过反

复认真的协商、比较、筛选，花明楼

乡干部最后决定选派成敬常、黄端

生、齐海湘、刘永武 4个人，代表全

乡农民进京，向刘少奇反映农村情况。

9月初，刘少奇便亲拟了一封电

报，邀请 4 位农民代表到北京相聚

面谈。

9 月 15 日，成敬常一行抵达北

京，接待人员把他们迎进屋内，安排

他们住下。刚刚洗漱完毕，就有一个

工作人员来通报说：少奇同志请他们

现在就去中南海。车子载着 4位身份

特殊的农民七拐八弯地来到了中南海

一幢房子跟前。这时，刘少奇和王光

美站在门口迎接，并和他们一一握

手。刘少奇把客人请进他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陈设也很简单，几只书柜、

文件柜，一对沙发、一把藤椅。客人

多了，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两把靠椅。

宾主落座后，刘少奇敬烟，王光美泡

茶，一如农家待客。

拉完家常，刘少奇问起家乡的农

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等方面

的情况。成敬常说：“土改后，贫雇农

分了田，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但因家

底子薄，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

的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是听

取了大家的意见，跟村小学王老师商

量整理的，请刘主席过目！”刘少奇接

过那份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说：“成

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

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乡下实

情。这次请你们 4位来，就是想跟你

们商量，经常保持通信关系。比如

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两封信，反映一

下乡里的情况，应该不难吧！”

齐海湘、黄端生不识字，不会

写，成敬常便自告奋勇说：“我肚里书

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对

付。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块文

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

事。你们几个负责收集信息、了解情

况。信，由我来写！”

刘少奇又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

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

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

棍子。你们能不能够做到？”

4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代表异口同

声地回答：“能够做到！”

通过与农民通讯员
的书信往来及时了解乡
下实情

当时担任乡农民协会主席的王升

平和乡长邓子卿，也想进京向刘少奇

详细汇报，但是因为他们是乡干部脱

不开身，还因为他们年轻，不够老农

资格，没有被选上。于是，王升平给

刘少奇写了一封长信，托成敬常亲手

交给刘少奇。

令王升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

个月后的10月23日，就收到刘少奇的

复信：“来信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

了农村许多真实情况。”“今后希望你

们每年有一次至两次的来信，请你们

告诉我实在的情形，是好的就是好

的，是坏的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

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一就是

一，二就是二，而不要有任何夸大或

隐藏。”王升平、邓子卿和乡亲们读着

刘少奇的来信，心里说不出有多么

激动。

1954年，刘少奇的两个亲属不在

乡里好好劳动，自作主张跑到北京。

回来后到处宣扬说刘少奇如何如何热

情地款待他们，还因为报矿有功，受

到了奖励，给了他们一笔钱……讲得

有鼻子有眼的。

王升平听到后，琢磨来琢磨去，

总觉得不对劲：他俩根本没发现什么

新矿，有什么功可报的呢？于是，王

升平便给刘少奇写了第二封信，除讲

了农村的一些情况之外，还着重说到

了那两人进京造成的不良影响。

未过多久，王升平就又收到了刘

少奇的第二封亲笔回信：“你的来信，

我已收到，谢谢你反映了真实情况。

关于刘、齐二位来北京，我不知道，

通过再三要求，我给了30元路费，并

没有得什么奖，要他们到乡政府承认

错误，再不要吹嘘，也不要来北京。”

回乡调研期间当面
跟农民通讯员深入体察
民情

1961年 4月2日至5月 16日，刘少

奇轻装简从，专程来到湖南省宁乡、

长沙农村进行蹲点调查。5月3日，刘

少奇回到他阔别 40年的故乡炭子冲，

继续他的调查走访。回到故乡，刘少

奇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农民通讯员。

5月4日，刘少奇请来少年时的朋

友、农民通讯员黄端生叙旧聊天。

5月6日上午，刘少奇找来他的农

民通讯员之一、原炭子冲大队支部书

记王升平，亲切地问这问那。一阵嘘

寒问暖后，话题自然而然转到工作

上，刘少奇问：“你为啥犯了错误？”

“没听党的话，没听毛主席的话。”

刘少奇听了说：“我看还要加一

条，没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的好

田改成鱼塘，搞那么大，费了那么多

的工，也不养鱼，群众当然有意见。

当干部的，什么事都要和群众商量，

不能唱独角戏。百斤担子，十个人挑

就很轻，一个人挑就很累嘛！”

从早上到中午，刘少奇与王升平

谈了 3个多小时。时值午饭时分，刘

少奇夫妇热心地挽留王升平同他们一

起吃了顿便饭，边吃边谈。刘少奇明

白王升平对自己的“错误”还想不

通，不愿再当那“吃力不讨好”的干

部，就语重心长地说：“干部是社员的

勤务员，不是社员的老子，应该好好

为社员办事，社员会感激你的。”

饭后，当王升平告辞时，刘少奇

紧紧握着王升平的手，嘱咐道：“今后

还希望你每年给我写一两封信，一就

是一，二就是二，把农村情况如实告

诉我。如果信寄不到，你可以直接到

北京来，为了群众的事到北京来，路

费归我负担。”

刘少奇在湖南农村总共调查了44

天，其中33天吃住在农村生产队，召

开了20多场座谈会，走访了11个生产

队，对 6个生产队做了详细解剖，找

各级干部、农民个别谈话，写了数万

字的调查笔记，获得了大量反映农村

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为当时党解

决农村政策调整中与农民生产和生活

密切相关的问题提供了确凿的依据，

同时也把党的政策送到了群众心坎

上，把与民同甘苦、共患难的作风展

示在了群众的面前。

1961年 5 月 21日至 6 月 12 日中央

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成

果，就是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

究的基础上，讨论和修改了《农村人

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形成了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修正草

案）》（即农业六十条）。其重大突破

是，根据刘少奇等调查研究的结果和

广大农村干部、社员的愿望，取消了

分配问题上实行的部分供给制，强调

严格评工计分；并针对大家关注的食

堂问题提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

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

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

和自由退出的原则；还对保障生产大

队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提出了一些明确

的原则。新条例颁布后，农村情况逐

渐有所好转，农民生活逐步安定，生

产普遍有了发展，粮食产量逐步回升。

（摘 自 2018 年 第 12 期 《党 史 纵

横》， 原 标 题 为 《刘 少 奇 调 研 求 真

话》）


